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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会不会阑尾位置长反了

此时，一个不协调的声音发自一个打扮
入时的中年人身上：“你们大力宣传，让百姓
无偿献血，还说献血不妨害健康，既然这样，
你们医务人员怎么不出来献血？”血站人员
立即告诉他：“所有年轻医务人员从学校毕业
来到医院，上岗前都无一例外无偿献血。”
“真的？”这位路人大为震惊。

此刻，张院长正好路过此地，见
到流动采血车正好停在那里，便默
默无声来到血站工作人员面前报
名：“我也来献血。”血站人员不认识
张院长，便问道：“同志，你多大年
纪？平时身体状况怎样？”张院长笑
眯眯回答：“!"岁，身体状况良好。”
“好，好，我们欢迎。”

过了一会儿，张院长献完血从
采血车轻松走了下来，中年人又一
把拉住他一探究竟：“大伯，献完血，
感觉怎么样？”“没什么。”张院长微
笑回答。“是吗？佩服！佩服！”就在
此刻，常春也挤进来看热闹，一看张
院长自己带头献血，就情不自禁喊
道：“大家知道吗？他就是东华医院的院长。”
“啊？你原来是东华医院的院长，久仰久

仰，听说您还是全国劳模。”刚才诧异不已的
中年人已变为惊叹不已。这条消息被在现场
组织宣传的血站宣传干事及时送到了电视
台，成了当晚《晚间新闻》节目中一条颇有号
召力的好新闻。
许鹊的朋友章霏，热情活泼，可这两天在

单位加班后，也许由于疲劳，也许因为淋雨，
回到家后感到胃痛。起先，她母亲以为她受
冷引起胃肠道痉挛，只是给她喝了点热水，让
她尽早上床休息。这时候，许鹊来电话，得知
她腹痛，便关切地问：“怎么一回事？”章霏答：
“今天淋了雨，胃痛。”
“噢，那明天去不去郊游？”许鹊问。“去

的，我明天应该能够恢复。”章霏勉强地回答。
第二天，和风习习，许鹊如约来到汽车站广
场，可左等右等不见章霏出行。于是，她拿起
电话准备问个究竟，一条短信飞驰而来：“鹊，
非常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医院挂盐水，不能
陪你去玩了。霏。”原来章霏昨天深夜开始发
热，而且，疼痛从上腹部转到了左下腹痛。她
爸妈焦急万分，连夜送她去区中心医院急诊，

值班医生检查后，认为还是胃肠道痉挛，让她
吊两瓶盐水后再说。可一个夜晚治疗下来，效
果甚差。
许鹊立刻关切地问：“那现在怎样？疼痛

缓解了吗？”“没有，还是疼痛，而且热度上升
了。”“啊？胃肠道痉挛会引起发热？不会吧，
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啊？”“我也在怀疑，可值班
医生说是胃肠道痉挛。”章霏无奈地答。许鹊

建议：“这样吧，我现在过来接你去东
华医院，那里有我熟悉的医生。”“好，
好，太感谢了。”

办事一向讲效率的许鹊一边往
章霏所在医院赶，一边给李晓强打电
话，希望予以帮助。李晓强一口答应。
可当许鹊陪同章霏来到东华医院急
诊室时，意外地发现不仅仅是李晓强
在等待，而且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
医生也在静静地等待。李晓强介绍：
“刚才我听了你的病史，发热，左下腹
疼痛，会不会是盆腔炎？现在请我们
妇产科医生来会诊。”许鹊非常感激。
李晓强继续他的话：“不好意思，刚才
忘了介绍。”他指了指许鹊对韵霞说：

“这就是我曾经给你说起的许鹊。”他又转向
许鹊，指了指韵霞，微笑道：“这就是我们的美
女医生韵霞。”许鹊喜出望外，韵霞却显得格
外宁静，轻轻地对章霏说：“你来吧，我给你看
看。”
一刻钟左右，韵霞带着疑惑从妇产科诊

疗室出来，对李晓强说：“好奇怪，她好像没有
妇科病，体征像是阑尾炎，可阑尾炎应该是右
下腹痛，不会是在左下腹痛。”李晓强思考了
一会儿，猜测：“会不会阑尾位置长反了。”“镜
面人？”韵霞恍然大悟，“我现在就让她验一个
白分，再做一个全腹部 #$，看看脏器是否颠
倒。”待到韵霞重回诊疗室时，许鹊悄悄地问：
“李医生，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什么是镜面
人？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李晓强解释：“所
谓镜面人是指他们身上的脏器和正常人的脏
器位置完全相反或部分相反，好似镜中映出
来的。”“啊，世界上有这种事情？很吓人吗？”
李晓强颇感意外，解释：“这有什么吓人，很正
常，世界上大约每十万个人就有一个，不必紧
张。”“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许鹊一向好学，
李晓强愿意讲解：“可能是因为胚胎在发育期
时，基因发生了突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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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的亲叔叔是一个好莱坞的老演员

“%&'(()，你们家的故事太曲折丰富了，
我要试着把你们的故事搬上好莱坞的银幕！
请你帮助我一件事，回去尽快把你的书用英
文写出来，一个梗概也行，我想约你下星期在
洛杉矶再见面，详细地听你讲你家的故事！”
“好，好！”我答应着，却不知道我该怎样

用英文把我家的故事介绍到好莱坞去。
在中田科罗拉多的小别墅，他给我

看了很多冀爸爸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包括
冀爸爸在美国上学时演的反映华人生活的话
剧剧照。
回到旧金山的家里，想起卡萝要我的故

事，但是我的故事都是中文稿，一点儿英文材
料也没有，怎么办？我拼命琢磨谁可以帮我尽
快地翻译我的书，哪怕只是简介。打了几个电
话都不成功，本来嘛，在这么忙碌的美国加
州，怎么可能这样心急地求人帮忙呢？于是我
横下一条心，拿出我特有的“我行我素”的本
事，自己干！我想既然我能把英语说得还算
“溜”，虽然常会犯些文法错误，但我相信我表
达语言的生动性，那就够了！
只争朝夕的精神驱赶着我收拾了笔和纸

本，夹着中文稿的《漂》，坐上地铁去伯克利
（*(+,('(-），我们家最爱的“公鸡”咖啡店，那
里常有披着长发、穿着 $恤牛仔裤的伯克利
大学生们和白发大胡子的教授们在聚集着讨
论功课，是一间充满自由空气和学习气氛的
咖啡店。我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叫了一份
最爱吃的水果派和一大杯浓咖啡，埋下头一
口气写了四个小时。第二天回到同样的地方，
又连写了一个晚上，手酸得实在握不住笔时，
就出去在大学街上转一小圈……我从没写过
这么多英文，但现在这些“.*#/”在我笔下
如飞一般，比写中文更快，跟着我脑子里的印
象，潦草飞转地涂画了出来。第三天我得找人
整理打印这些满是“.*#/”的“图画”，急中
生智，找到我的一个好朋友、热心的伯克利大
学王其允教授 0"岁的大儿子，他是一个年轻
的小电脑家，生在美国。他边打字边自然地修

改着我的错误或不通的英
文文法，又是一整天，我的
书的英文梗概就整齐漂亮
地打在了九页纸上！我马上
用 %12&' 发给了好莱坞卡
萝小姐。一共三天，真是快

得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无论如何，我已尽了最
大的力，就是不成功我也不会后悔了。
几天后我南下去洛杉矶，和卡萝又见了

一面。除了纸上的英文梗概，她还问了我很多
问题，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了许多梗概里
没有的故事情节；她边听边做笔记，又是三小
时。我们在咖啡店里一动也没动，没等我讲
完，卡萝已兴奋得按捺不住，要求马上和我谈
签合约的事项，她说我的家庭和我的故事有
着特殊的吸引力，尤其在今天，全世界的注意
力渐渐集中在中国，她有充分的信心把我的
书介绍到好莱坞的电影圈去，拍电影、电视剧
或出书！有趣的是，就在我们谈完后，卡萝问
我：“天晚了，让我用车送你回去，你家在哪
儿？”我说：“去朝理叔叔家。”我告诉卡萝：“现
在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见我的亲叔叔冀朝理，
他是一个好莱坞的老演员，就是在今天早上
我生平第一次和他通了电话，他请我去他家
住，现在我们一起去见他。”卡萝惊奇地喊道：
“天呐，连我也被你带入了你们家庭神奇的故
事里！”
朝理叔叔是冀朝铸的哥哥，他们的大哥，

也就是我父亲冀朝鼎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我
们到达了他位于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占地颇大
的房子，开门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十分和
蔼热情的老人，个子不高，可能有近 34岁了。
卡萝充满惊喜地和他问了好又满心欢喜地和
我们道了再见。我进了房子里的大客厅，看得
出朝理叔叔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客厅很大，就
像加州很多人家里那种，但有些凌乱，墙上挂
的画大多仍是中国字画，但可看出尘土已厚，
很久没有清扫过。朝理叔叔很热情地把我迎
到宽敞的厨房：
“很高兴你来访！不要客气，饿了就打开

冰箱，自己热些东西吃！”他从墙上的食柜里
拿出一些土豆片，里面有不少方便面，又从冰
箱的冷冻层拿出一盒“$5 6&))(+”。在美国我
们叫它“电视晚餐”，其实我从来不吃这种什
么都预备好了的但没有味道的“即食”餐盒，
但我谢了朝理叔叔。


